《人間佛教論集》

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
(原出自《佛在人間》第三章)
釋如正2004/12/10
一  教乘應機的安立
1-1施教宗旨
引言：佛法是適應眾生的根機而安立的，佛陀應機說法的四大宗旨總括起來，即是《大智度論》所說的四悉檀
。
1-1-1世間悉檀---以引起樂欲為宗
如對初學而缺乏興味的，佛必先使他生歡喜心。隨順眾生的不同願欲，給他說不同的法。大乘的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
，也只是這樣的巧方便。

1-1-2為人悉檀---以生善為宗
如不肯布施的，就將布施的功德說給他聽。或說持戒，或說忍辱…等功德，總之，應機說法，以使他的善根滋盛為目的。
1-1-3對治悉檀---以制止惡行為宗
如貪欲重的，教他修不淨觀；瞋恚重的，教他修慈悲觀；愚癡重的，教他修因緣觀；散亂多的，教他修數息觀；我執重的，教他修界分別觀
。
1-1-4第一義悉檀---以顯了真義為宗
這是佛陀自證的諸法實相，不信解這甚深的真義，而修行趣證，是決不能了脫生死，圓成佛道的。所以佛依第一義悉檀說，是究竟的了義說，這才是佛法的心髓。
1-1-5結說四悉檀
佛法如醫師給藥病人吃一樣，隨病人的情勢變化，給他吃的藥也就不同。所以隨著時代、環境、根機的不同，所說的法也應有差別。
佛法施教的宗旨，有此四悉檀不同。弘揚佛法而要得到機教相契的效果，就得深切地注意四悉檀的運用才行，把握方便（前三悉檀）與究竟的差別才行。尤其是不能誤解方便為究竟，從根本上破壞了佛法的綱宗。

1-2教乘類別
引言：隨眾生根機的差別，故教法也隨而有別。乘有運載的意思，人類依此教法修行，即可由此而至彼，如乘車一樣，所以稱佛法為乘。人能依此教法修行即可由人而天，或由凡而聖。這一向有五乘、三乘、一乘的類別。五乘是：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（或佛乘）。乘，必有三事：一、發心；二、目的；三、方法。

1-2-1五乘三類
          (1)發心：發「增進（或作勝）心」，希求現生將來豐滿安樂。
人天乘    (2)目的：現世在人間，希冀現生人間樂，未來世得生人間天上樂。
(3)方法：以人間正行，布施、持戒等為方法。
          (1)發心：發「出離心」，想息除三界的生死。
二  乘    (2)目的：證得涅槃。
          (3)方法：重於調治自心的煩惱。

(1)發心：發「大悲心」為本的菩提心，意欲解脫有情所受的苦迫。
菩薩乘    (2)目的：上成佛道，下化眾生。
(3)方法：以自利利他的方法為修行。

1-2-2三乘與一乘之差異
三乘說：三乘同入無餘涅槃，聲聞，緣覺的無學果是究竟的，在說二乘究竟時，菩薩乘與二乘相對，稱為大乘。---三乘究竟，本是方便說的。在證入法性平等中，同歸一乘，為必然的結論。
一乘說：不但菩薩決定成佛，聲聞與緣覺將來亦決定成佛。但一開始就發菩提心的，叫直往大乘；先修二乘，再回心向大乘，叫迴入大乘。因二乘是終要轉入大乘成佛的，唯大無小，所以大乘即成為一乘。

1-2-3結讚大乘

通約三乘說，二乘是出世法，菩薩乘也是出世法，但特別稱讚為出世上上法。因為菩薩不但求自己成佛，也願一切有情得度，為大智、大悲、大願、大行的合一。對人天乘說，大乘是出世的，也是入世的，是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統一，到達更高的完成。
1-3教史遞演
1-3-1太虛大師對佛法的三期判攝

(1). 依聲聞行果趣入大乘的正法時期，佛世時至滅後的初五百年。
(2). 依天乘行果而進趣大乘的像法時期，佛滅後五百年至一千五百年。

(3). 依人乘行果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，佛滅一千五百年後。
大師的分類法，由人菩薩而天菩薩，由天菩薩而二乘菩薩，是很有意義的。二乘菩薩重智；天菩薩重信（淨土、密宗，都是天菩薩行，都重信仰）；人菩薩重慈悲，對一切人類起同情心，而施設種種利濟的事業。《大智度論》曾說到菩薩：或重智，或重悲，或重於信精進。雖真正的菩薩，信進悲智是應該具足的，但依趣入大乘說，確有這三者的不同
。依現在的情況看，惟有依人乘行學菩薩法，即依人類的正常道德為基礎，發心直趣大乘，才是應機的，而且是可以宏通的救世的佛法。
1-3-2依印度佛教史的佛法三期演變
1-3-2-1初期以聲聞乘為中心---佛世時至佛滅後的初五百年
(1). 出家聲聞：以出家解脫的聲聞僧為中心，釋迦佛自身，舍利弗，目犍連，大迦葉們，都是現出家相的。
(2). 在家弟子：重布施、持戒，盡力於對國對家對人應作的正事。他們也修定，但重於慈定。也能了生死，但不處於住持佛教的地位，而是外圍的信眾。
(3). 天神：最外層的是鬼神──從淨居天到餓鬼、畜生。《阿含經》與《毘尼》中，每有天人、阿修羅、乾闥婆、夜叉等，偶爾也參預法會；少分是守護佛教，以免惡性的鬼神來搗亂。在佛教中，處於不關重要的地位。
結說：天、人（在家)、聲聞（出家）三類，佛教的重心極為明確。此初期的佛教，鬼神僅是世間悉檀，不加尊重，也不否定。神教的色彩極淺，迷信的方便極少。內重禪慧，外重人事，初期以出家解脫為中心的佛教，是如此。
1-3-2-2中期以人（天）菩薩為中心---佛滅後五百年至一千五百年
(1). 在家菩薩：佛教的中心，佛與弟子，都現為在家相。佛是毘盧遮那佛，有髮髻戴頭冠，身上瓔珞莊嚴的在家相。文殊、觀音、普賢、維摩詰、善財、常啼等菩薩，可說都是在家的。表現了大悲、大智、大行、大願的特徵，重六波羅蜜、四攝等法門。
(2). 出家聲聞：出家解脫相的聲聞僧（連釋迦佛在內），不再代表佛法的重心，而看作適應一分根性的方便了。聲聞乘所說的三寶觀，不是佛法的根本；究竟而根本的，是以發菩提心度生成佛為宗的一大乘。此時二乘雖然被推移到方便的外圍，但是處在旁聽的地位。
(3). 天神：天（鬼畜），不遠處於外圍，地位抬高了，處在左邊的地位，稱為天菩薩，在大乘法會中，助佛揚化，也還是本著悲智行願的精神，助佛說六波羅蜜、四攝等大乘法，不過增加一些神的特徵。一分低下的天神，大抵是熱心的護法者。
結說：這一期的佛教，從出家移入在家，從人而移向天，為高級的天與在家人的趣入佛法，也是適應於崇奉天神的在家婆羅門而發揚起來。入世利生，充滿了本生談中的菩薩精神。但同時，天的傾向發達起來，天神的地位也顯著起來。所以，這是佛教的人間化，也是天化。中期的大乘佛教，一方面傾向天菩薩，同時又傾向人菩薩。人菩薩法，在印度的中期佛教，有著充分的表現。 

1-3-2-3後期以天（菩薩）為中心---佛滅一千五百年後
(1). 天神：處於中臺的佛菩薩相，多分是現的夜叉、羅剎等的「忿怒」「具貪相」。由於天神（特別是欲界的低級的）為佛教中心，所以一切神教的儀式、修法，應有盡有的化為佛法方便。

(2). 在家弟子：現在家慈和的菩薩，又移到外圍去了。
(3). 出家聲聞：現出家解脫相的，最在外圍，簡直是毫無地位！
結說：適應於印度神化極深的環境，佛教就更攝取婆羅門教的方便，發展到天菩薩去。這即是虛大師稱為以天乘行果而趣向佛乘的。現在所提倡的人間佛教，應攝取印度初中二期佛教的人菩薩的慈悲與智慧，特應從悲起智，而不取後期佛教的天菩薩法，脫落天化的傾向。我們是人，應以人為中心，提倡純粹的人菩薩法，即由人發菩薩心，以悲智普濟一切有情，直趣無上正等菩提。 
二  諸乘應機的分析
引言：佛法是適應眾生根機的，從對什麼機說什麼法去分別，就明顯地看出，那些是人乘的特法，天乘的特法，二乘的特法，菩薩乘的特法。佛法興於印度，當然要適應印度當時的文化，以及印度人的特性。佛法為了適應某一時代，某一區域的根機，佛法就有時代性與區域性了。佛法與古代印度文化有重要的關係，必須了解這點，才能不受他的拘束，不以適應印度古代文明的契機法，誤解為十方三世常住的真理。
2-1人乘及基於人乘的天乘
2-1-1印度文化的修道思想

要求未來世仍得人身，名人乘法。更求上生天國的，名天乘法。在釋尊出世前，印度的初期文化，人乘法，天乘法是沒有分別的。後來，印度宗教又引出永生不死的思想，如基督教的天國永生一樣。當時印度人以為，天中的大部分還是要死的，所以探究怎樣才能究竟不死。以為惟有最高神──梵，是宇宙的本源，是永生不死的，常住不變的。人能復歸於梵，即得恆常的妙樂。這種思想的底裡，本含有解脫的意義。
印度宗教中，獲得人間福樂與來生得生人天的六種方法：
祭祀
咒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一般的，求生人天的。
德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於做人的方法，以及進修的根本道德。
苦行
隱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生天的，而且是生天得解脫的。
瑜伽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-1-2佛教人天乘法對六法的攝取與破斥

祭祀、咒術：佛所安立的人天乘法，將祭祀除開
。談到咒術，更是絕對否定的
。
德行：人天乘的德行，約有三種：施、戒、定，稱為世間三福業事。
遁世：是天乘法（生欲界天法是不一定遁世的）。

瑜伽：精修瑜伽，為生天的主要法門。
苦行：佛教取他的精意，主張少欲知足，精進勇猛；不過苦，不縱欲，取著中道的態度。
祭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是生人天之因。
咒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德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乘法---以施、戒為本，而重在戒善。
苦行

隱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乘法---以戒、定為主，而重在禪定。
瑜伽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結說：印度宗教以為生天即得解脫的方法──遁世、苦行、瑜伽，佛是多少修正了他，以為這不過生天法而還不能得究竟解脫。人乘法，從佛法去了解他，這實是適應人間所最急需的。不過，限於時機，佛教最高深圓滿的真義，還不曾充分（在人乘法中）說明而已。
2-2基於人天的聲聞乘
引言：佛為適應當時印度的民情、根性，立人天乘法，又依此而進立聲聞法。聲聞，本為當時佛弟子的通稱，從佛聽受正法，依法修行得解脫，都叫做聲聞。後來，演變為一部分佛弟子的專稱。
2-2-1基於人天的聲聞乘法對六法的攝取與破斥
祭祀、咒術：真淨的出世法，從正知正行中來，決不從神化的祭祀與咒術中來。

德行：重在精持淨戒，是到達出世的正道。世間一般的布施，與解脫不相應。

苦行：戒中即含得一分苦行。如生活清苦澹泊，少欲知足。但外道無意義的苦行，在聲聞的解脫道中，徹底的呵責他。

瑜伽：當時印度所修的瑜伽，以為能完成解脫，佛一概攝於禪定中，如四靜慮、四無量、四無色定，皆屬於定，修得再高深些，也不能得證涅槃。

祭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非是解脫之因

咒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德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戒

苦行

隱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     -------------  三無漏學，能得解脫。
瑜伽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慧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佛法的特質
結說：修學究竟解脫道的方法，即三無漏學──戒定慧；唯有這三學，能令人離煩惱，了生死，得解脫。此外，沒有任何方法，可以使人達到目的。

2-2-2佛法與外道解脫觀的差別

印度外道重定，佛法的特質是慧。要了生死，必得滅除妄想，斷盡煩惱，空去我執。有些外道，以為修習瑜伽，一切粗顯的心念不生起，甚至一些微細的分別也不生起，這就是了生死而得真我的解脫。依佛法說，內心的妄想分別，由於不能正見世間的一切法真相而來；如不將這錯誤的認識糾正過來，但以心力將妄想降伏下去，這祗能離一分煩惱而得定，根本煩惱還是潛在的。佛法所以能得真解脫，是必將生死的根株斷了。生死的根源是什麼？外道所說個人自體的「我」，與宇宙本體的「梵」，看作常住不變的，安樂自在的，常住不變的小我、大我，都從生死根本的我見中來。必須以慧觀察，悟到他是無常、苦、無我（空），才能將生死的根本煩惱解決了。佛法不共外道的地方，在這上明顯地表示出來。這如除草一樣，外道僅將草頭薙去，根還留在地裡，有了雨水的滋潤，它馬上又長起來。佛法的斷煩惱草，是從它的根本去斷盡了，這才再沒有生起的可能。學佛法要將錯誤觀念扭轉過來，從無常、苦、無我的正見中，引發真慧，就必能得到解脫。
2-2-3別說「隱遁」---兼論出家與在家

引言：一般人誤會學佛的真義，認為學佛就必得出家，不知不但菩薩乘不如此，聲聞乘也不如此。由於誤會了學佛的意義，所以一味模倣出家的行徑，以為是唯一的修學法。所以，不但大心的菩薩道，聲聞乘法也不一定是隱遁到深山曠野裡去修行的。
2-2-3-1在家弟子

聲聞弟子但能正信正解，修三無漏學即可，是不一定要出家的。在家弟子不修精嚴的苦行，但正信三寶，不耽著於五欲的享樂。白天修作人間正事，晚上或修慈悲喜捨定，或作無常無我觀，引發真智。真能由正戒發正慧，不廢人間正業，也可了生死，得究竟解脫。

在家弟子的聲聞乘，顯然是依人乘而引入聲聞乘法的，即適應一般在家根性的。家事、國事，照常的工作，但依人間正行為基礎，而進修三無漏學，即得聲聞乘的究竟解脫道。
2-2-3-2出家比丘
(1)阿蘭若比丘：厭離世事，重在隱遁苦行，甚至不願為人說法。這屬於緣覺的根性，如頭陀第一的大迦葉。他們歡喜住在阿蘭若（寂靜處）處，過著隱遁的清苦的獨善的生活，專修定慧，生怕世事來擾累他。他們持戒，生活極端清苦，常修學十二頭陀行
。這可稱為天行為方便的聲聞乘。
印度外道的天行，專過隱遁、苦行、禪定的生活。阿蘭若比丘，就是適應這一類根性。在天行的基礎上，引入三無漏學的聲聞解脫。
(2)人間比丘：如舍利弗、滿慈子、迦旃延、阿難等，他們都勤修三學，少欲知足，一切隨緣。不貪求好的，但遇到好的供養品，也不拒絕。如遇到無食無住，或飲食惡劣，住處簡陋時，也心安理得的過去。人間比丘的工作，除學習戒、定、慧外，每天，到城市或村莊裡去，隨時為信佛的或未信佛的宣說佛法。這樣的遊化弘法，使佛法深入民間，以佛法去淨化人間。人間比丘，為不流於縱欲及苦行的極端者。如大眾共住，生活隨緣，遊行教化，近於一般的人間正行。而過著出家的生活，男女不嫁，澹泊禁欲，又近於天行。聲聞的在家弟子，是基於人乘的；阿蘭若比丘，是著重天行的；人間比丘，即綜合這二者而取折衷的立場。
當時印度，正是隱遁的苦行的時代。釋尊雖適應這一特殊的情形，有出家的制度，但聲聞解脫道的主流，是人間比丘，顯然的是基於人乘，而重於持戒及智慧的。

2-2-3-3出家與在家之比較

      在家弟子-------------------依人乘而引入聲聞乘法---適應一般在家人乘根性
聲聞

               阿蘭若比丘--依天乘而引入聲聞乘法----適應印度外道天行根性

出家弟子

人間比丘-----依人乘而重持戒及智慧----綜合二者而取折衷的立場
2-3基於人天、聲聞的菩薩乘
引言：大乘法的發揚光大，是佛滅後五百年的時代。大乘經常載著：佛滅後五百年，此經始流通人世，這是大乘法發揚時代的明證
。大乘菩薩法，也是適應印度眾生的根機而施設的。真理雖遍於三世十方，但在時代性的適應上說，佛法、菩薩法，也不能不適應印度當時的根機。
1、人天乘法----------世間法----------------融攝印度一般的正常行

佛法  2、出世的聲聞法----出世間法-------------適應一分隱遁的瑜伽者
3、大乘菩薩法-------統一世出世間法----成為高上而圓滿的佛法
2-3-1菩薩乘的特色

印度佛教中，起初也是有菩薩的：一、釋迦菩薩，二、彌勒菩薩。釋迦未成佛前，是現菩薩身，行菩薩道的。彌勒菩薩發菩提心，現在尚未成佛。釋迦菩薩，彌勒菩薩，與當時聲聞僧的作風相彷彿，同樣的現出家相，持戒、乞食。然如從佛的本生、本行去看，佛的智慧、慈悲、精進與聲聞的從佛聞法，急於證涅槃果，大有不同。如彌勒菩薩的「不斷煩惱，不修禪定」
，明顯的顯出菩薩乘的特色。

2-3-2本生談與大乘思想的發展

菩薩雖隨類現生，主要在人身與畜類中，現天身、地獄身是少見的。而人身的菩薩，僅少數出家，大都是現在家身的。人身中，菩薩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沒有不勇於修習的。在鳥獸中，菩薩示現人類應該效法的慈悲度生，不惜受苦的悲願大行。菩薩與一般的差別，是從他的精神和行為而表現出來。他未成佛以前，過去生中這樣，現在和未來也還是這樣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佛就是修這樣的功德圓滿而成的。
由於本生談中的菩薩：
一、是通於異類的，所以推論到菩薩無處不在，加深了混俗和光，隨類拔苦的信仰。
二、都是個人的，所以興起的大乘佛教，也始終沒有菩薩的集團。
這二點，對印度大乘佛教的影響，極為深刻。適應印度眾生的根機，佛教極力發揚人間菩薩行。也由於本生菩薩是個人的，通於異類的，因此在大乘思想的發展中，拘泥形跡的大乘者，逐漸向唯心的神秘的天乘菩薩行而前進！
2-3-3在家佛弟子與大乘思想的發揚

大乘法不是從出家比丘的基礎而發揚起來的。大乘法的昌盛，與在家佛弟子有密切關係
。這有事例可證：
一、大乘經說釋迦佛現出家相，是方便（為了適應當時印度外道沙門團）的示現。佛的真身現在家相，有髮，戴天冠，佩瓔珞，如毘盧遮那就是這樣。論到菩薩，如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善財、維摩等，大多是在家的，出家菩薩是很少見的。
二、大乘法不一定是釋迦佛說的，而且多數是菩薩說的。如文殊對於大乘實相，即為菩薩說了不少經典。《華嚴經》幾乎全部是金剛藏菩薩與功德林菩薩等說的。《維摩詰經》、《般若經》，也多半為佛弟子說。大乘經中，佛是處於印證者的地位；這表示了大乘法，是以在家佛弟子為中心而宏通起來。
因為一般在家佛弟子，崇仰佛的出世法，而又處於世間的立場。佛法普遍的傳播於民間，由城鎮而鄉村，由鄉村而僻野，人間受到佛法的薰陶，即自然而然的，有以在家佛子為中心的，重視人乘正行──德行，讚仰出世而又積極地入世度生的佛法，發揚廣大起來。如《華嚴經》中的善財童子、《維摩詰經》的維摩詰居士，一是修學的，一是弘揚的，都是以一切人類的正行，融化於佛法而使他更合理化。這一切的人間正行，即是菩薩的廣大正行。
2-3-4以人乘正行為基礎的菩薩法

菩薩法是適應印度的在家弟子，以人乘正行為基礎而興起廣大的。菩薩法是以人乘正行(六波羅蜜)為基。在出世與入世的統一中，從世間而到達究竟的出世。
布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持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天法 （世間法）

禪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智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聲聞法 （出世法）

忍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精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菩薩法 （入世而向出世，出世而能入世）

慈悲
方便
2-3-5融攝天行的菩薩法

菩薩法的發揚，更含有天行的一邊。人間為本的大乘法，日見發展的過程中，也就多少融攝了神教，天行也就逐漸發展起來。在家為主的菩薩法，是適應印度在家眾根性──如婆羅門等。適應在家根性為主的菩薩：一、著重人事，二、傾向天事──神化。
印度神教的三大特徵──祭祀、咒術、苦行，大乘中都顯著融攝著：
印度神教--------大乘的融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像前供香、花、燈、塗、果、樂，造塔供佛舍利。
祭祀          供 養    塔廟中掛幢、旛、寶蓋，在佛前禮拜、唱讚、懺悔。
宗教儀式的修行方法，他力加持的思想逐漸發達。
文字陀羅尼，觀音聲色相而契入法性。
咒術          陀羅尼   帝釋、羅剎、夜叉等都說咒護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菩薩之一舉一動，都有咒有印，而發展為密宗。

苦行          如燒臂、燃香、捨身等。                  

大乘重人間救濟，而神化的內容反多了，這是由於：
一、當時發心學大乘法的，多是一般平民，曾深受印度教的影響。
二、婆羅門的天法，當時又重新抬頭，演成現今所稱的印度教。
三、結論

1. 即人成佛為佛教的真義，從上來的應機施教，可以了解人法、天法以及聲聞菩薩法的特質。而大乘法的發揚。是從適應於隱遁的天行的聲聞行，而轉向於入世的人行的菩薩道。雖然菩薩道的發展，由於適應一般的民間而通俗化，攝受一分祭祀、咒術、苦行的天行，或加上隱遁、瑜伽，發展為後期佛教的依天乘行果而向佛道。但大乘初起的真義，確是為了適應人類，著重人行，發展為不礙人間正行的解脫。
2. 佛法是怎樣的重在人間！對於天法，佛又是怎樣的淨化他。佛法特色的聲聞行與菩薩行，雖一攝人行的根機，一攝天行的根機；而佛化了的人行、天行，都不是一般神教那樣。施、戒、禪、慧，都不離於人類的道德，淨化身心的體驗。從佛出人間的意境中，一重人間，一重佛道。這我們稱為人間佛教的，不是神教者的人間行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乘行，是以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，行菩薩而不礙人間正行的佛教。
3. 從來所說的即世間而出世，出世而不礙世間，今即稱為即人而成佛，成佛而不礙為人。成佛，即人的人性的淨化與進展，即人格的最高完成。必須確定人間佛教決非同於世間的慈善事業，是從究竟的佛乘中，來看我們人類，應怎樣的從人而向於佛道。






�「悉檀」，梵語siddhAnta，譯為成就、宗、理。四種悉檀，是四種宗旨，四種道理。龍樹四悉檀的判攝一切佛法，是依於四阿含的四大宗旨。《長阿含》是世界悉檀，《中阿含》是對治悉檀，《雜阿含》是第一義悉檀，《增壹阿含》是各各為人悉檀。參見印順導師著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489 ~ p.490。


�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2(T14,550b6~7)：「或現作婬女，引諸好色者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。


� 此五種又作五停心觀，是原始及部派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。其中界分別觀是觀十八界一切法不外是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等六界和合而成，以對治我執。大乘則以念佛觀取代，而謂「多障眾生念佛觀」。


�太虛大師原說是：一、依聲聞行果趣發起大乘心的正法時期---一千年。二、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---一千年。三、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---佛滅後第三千年。(見《太虛大師全書》，〈佛法總學〉p.526~529)。導師此處所說乃經過修正，藉以配合印度佛教史實。


� 關於初學發心趣入大乘的不同，可參見印順導師著《成佛之道》〈增注本〉p.261~264。


�關於祭祀，本文說到：婆羅門中繁重的儀式，佛教認為是無有意義的，殺生祭天，更是只有增加罪愆，毫無益處。然若在家弟子，以鮮花素果供天，不阻止；關於祭祖，也不反對。如有人問佛：祭祀祖先有沒有用？佛答：如父母死了，墮在餓鬼道中，祭祀他，可使他暫免飢餓的苦迫。若生到人間或天上，畜生或地獄，就用不著祭祀。因為，如人及畜生，都是不依祭祀而生活的。佛這樣回答，真耐人尋味。但聽者又問：如父母不墮在餓鬼中，即不要祭祀嗎？佛又答：也可以，因為過去生中的父母，不能說沒有墮在餓鬼中的。佛不反對祭祖，一、為使餓鬼得食；二、免與印度的習俗發生嚴重的糾紛。但這是攝化眾生的方便，屬於世間悉檀。


�參見《中阿含經》卷54 (T01,769b3~12)


�頭陀（dhUta），意指抖擻、淘汰、修治。意即對衣、食、住等棄其貪著，以修鍊身心，本是當時宗教徒的苦行，出家弟子不一定這樣作。一般說有十二頭陀行，亦有十三、十六種等說，然大乘多傳十二支，巴利語系多傳十三支。如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6 (T26, 114b27~c1)所說之十二頭陀法為︰受阿練若法、受乞食法、著糞掃衣、一坐食、常坐不臥、食後不受非時飲食、但三衣、毛毳衣、隨敷坐、樹下住、空地住、塚間住。


�大乘經常載著：佛滅後五百年，此經始流通人世，這是大乘法發揚時代的明證。如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中即說：「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…」。(T8, 749a28~29)


�《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》卷1(T14,418c4~9)：「優波離…白佛言：世尊！世尊往昔於毘尼中及諸經藏說阿逸多次當作佛。此阿逸多具凡夫身，未斷諸漏，此人命終當生何處？其人今者雖復出家，不修禪定、不斷煩惱，佛記此人成佛無疑。」


�關於此說，曾一度被誤解為「大乘佛教思想是起源於在家眾」，導師為此曾特撰專文說明。導師說：本文所說的「發揚」「昌盛」與「起源」是不同的。並說「大乘佛教思想的起源與出家眾有關，而且出家菩薩在大乘天化的趨勢中，還擔負了抉擇而洗鍊之的責任。」「大乘佛法的弘傳，還是依龍樹、無著等，從部派佛教中出家而修學大乘的菩薩比丘，才能更廣大的延續下來。」又說大乘思想的起源，「是出於大眾部中少壯派的青年比丘」。此中的「發揚」「昌盛」說，意在肯定大乘初興時，在家弟子對發揚大乘佛法的貢獻，但並非即說大乘佛教是以在家為主體；而且，即使是就大乘的「發揚」「昌盛」而言，如龍樹、無著、世親等出家菩薩，還是居於主要的地位。參見〈初期大乘與在家佛教〉，《獅子吼雜誌》第32卷，第5期，民國82年5月15，p.2~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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